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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中卫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部， 地处宁夏、甘肃、内蒙古三省

交界地带，黄河前套之首。这里沃野拢翠，物产丰富，交通便捷，物流

顺畅，商贸繁华，民风淳朴，被誉为“沙漠水城、花儿杞乡、休闲中卫”“中

国枸杞之都”“中国硒砂瓜之乡”。2004 年，中卫市成立以来，经济建

设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，成就斐然，令人瞩目，被联合国人居署、阿拉

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政府授予“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”

称号，“以克论净深度清洁”等项目连续三年被国家住建部授予“中国

人居环境范例奖”称号，是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

2016 中国年度十大活力休闲城市、网民最喜欢的十大全域旅游目的地和

全国双拥模范城市。沙坡头被联合国授予“全球环境保护 500 佳”单位。

时代飞速发展的脚步，离不开文艺家的追踪、记录。十多年来，在

中卫这块美丽丰饶的土地上，中卫市的文学创作者们，审时度势，把握

时代脉搏，唱响主旋律，彰显正能量，用满腔的热情、火热的激情、优

美的文字投入创作实践，寄情言志，传达心声。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

水，创作出了一批弘扬主旋律，思想性、艺术性相统一，具有鲜明时代

特征和地域风情，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和喜爱的优秀作品，反映了家乡巨

变，歌颂了美好生活，讴歌了辉煌成就，开创了中卫文学事业朝气蓬勃、

繁荣活跃的新局面，为宣传中卫、建设中卫，激发人民群众的高昂斗志

和开拓创新精神，推动中卫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，再创新业绩，做出了

重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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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，我们有理由将中卫的文学

优秀作品呈现给广大读者，让更多人了解中卫。因此，将中卫建市以来

创作发表的文学作品征集、筛选、编辑成优秀文学作品专集出版，全面、

系统地展示中卫的文学创作成就，就显得非常有必要，也十分有意义。

这套优秀文学作品集的出版，既集中反映、总结了中卫建市以来文学创

作的成就，也作为文化积淀，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。这是中卫

文学界的盛事，也是广大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的幸事。

作为文艺家，我们应该担当起时代的使命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

十九大报告中讲的，要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。文化是时代发展的重

要车轮，文艺家则是这个车轮的推动者，制造者，维修者。文艺家要增

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，把文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，用敏锐的目光、

睿智的思想和生花的妙笔，讲好故事，传播好声音，创作出更多具有地

方特色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世力作。如今的中卫，正处在快速发展

期，正在全力打造全域旅游城市、国际云端城市、特色产业城市、物流

枢纽城市、生态宜居城市，我们需要文化的支撑，文化的助推。这就要

求广大文学创作者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，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，

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，着力反映改革和建设的生动实践，

反映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，表现全市人民创业、创新、创优的精神风貌，

激励人们投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，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

兴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 希望中卫市的广大文学创作者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，心存高远，

志在云天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！

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！

编　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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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　弟

石舒清

暑假期间，我随放学的孩子回老家去。才待了几天，心里就烦乱

起来，似乎自己不曾在这个小村子里生活过三十年。父亲见我躁急烦闷，

就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，试探地说，要不跟老人家到拱北山上待几

天吧，拱北上现在满山是松树，又安静，适合你待的。也是，正好老

人家的车到县城来，父亲打电话询问，老人家同意。于是我就坐老人

家的车到拱北上去了。拱北去我家约有八十公里。给老人家开车的是

我的一个姑夫。因为给老人家开了车的缘故，姑夫越来越显得傲慢，

吆五喝六的，或者把一张大方脸死死地板住，倒似乎他是一个行功办

道的人，这一点使我非常反感。我是一个希望与任何人友善相处的人，

但对方如果傲慢，我这里就觉得有压力，有抵触，一种似乎是自尊的

东西就浮升上来，要求我维护它。这样的时候我就不和傲慢的人说话，

显出一副我比你还傲慢的样子，心里却是很难受的，总觉得这样是下

策，这时候如果人家开口说一句什么，我立即会十分热情地回应过去。

所谓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者是也。但姑夫似乎要将这傲慢坚持到

底。我于是渐渐地也就近乎固执地沉默起来了。想这个给我做姑夫的人，

倒还不如个陌生人。老人家本就是一个耽于思索、沉默寡言的人，我

不大指望老人家开口与我说话。我若开口，又怕打搅了他。于是一车

三个人在一百多里的路上几乎没说一句话。老人家因为夜间修行盘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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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缘故，就趁机在车上睡。他的睡眠是很轻的，车稍微颠一下他就会

抬起头来，不久又像夜晚的稻子那样将头沉沉地垂下去。这个人是我

一生最大的谜团之一。他六岁的时候就出家了。后来继承了我们这个

门宦的教门。我觉得他除了神秘和威严的一面外，很多时候都执着天

真得像个孩子。与他的司机的傲慢相比，他是半点傲慢都没有的。我

亲眼见到一些白须老人一见他就恭敬地跪下来。黑压压跪一大片，这

阵势是最易让人傲慢起来的，但他不，他接他们道出的色俩目，手像

簸箕那样簸着让他们起来。我是不跪给他的。我们这边的人从不给他跪。

只有南山里的人因为实诚，因为无比地崇信教门，才给他跪。他也不

要求我们给他跪。一句也没有要求过。我经常想，这个人的心里常常

思索着一些什么，涌现着一些什么呢？他的灵魂和我们是一样的吗？

他会问一些什么问题？又怎么回答？可惜我与他的交往总是浅尝辄止。

到拱北上的时候，下起雨来，越下越大，透过车窗能看到车轮溅起的

富于激情的水来，两个刮水器也在前面忙活个不停。

一下车我就往住的地方跑。

来过几次，已是轻车熟路。我把包顶在头上，向堡拐角的那个高

房子里奔去。高房子很高，要上许多级砖铺台阶，砖的裂缝里长出草来，

草叶子在雨线里发着亮。

高房子里很暗。我一看，窗帘是拉过了的。屋子里有一种由于人

群聚过才有的味道，不是很好闻。还是那一面炕，还是那几床被褥，

似乎从未洗过，估计洗也还是那个样子。我因为在城市里住了两年的

缘故，对这里已不自觉地有些挑剔了，我的鼻子不由自主嗅得响着，

手也在褥子上拍一拍，倒没有拍起灰尘来，只是被褥的确像很久没洗了。

这里一直是姑夫和拱北上的保管住着，偶尔来一两个闲杂人等，也挤

在这里。想到夜里要和姑夫无话地挤睡在一起，我预先已有些不适，

幸好还有保管的，可以让保管睡在中间。楼盖上满是灰尘，桌上的几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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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茶杯里也满是茶垢。也许这里不常住人，故而显得破败吧。保管有

时和满拉们一同睡的。姑夫作为一个司机，更是今儿睡在这里，明儿

就不知睡在何处了。

我当然不是来享福的。

我把桌子吹干净，把包放在上面。

屋子里空得像一个废弃的鸟巢。临窗向外望去，对面就是那座著

名的疙瘩山，透过盛大的雨雾，可见疙瘩山周身被一派浓绿覆盖着。

山顶端挑起着一钩“弯月”，似乎是一杆秤的弯钩，要称出这埋

葬着数位伊斯兰贤人的山究竟有多重。老人家说，这山上已植有松树

近二十万株。老人家是一个喜欢植树和修路的人，他一行动，后面的

人就坐不住了，就恐慌了，就黑压压地跟上了。

窗子很小，简直像一个洞开在墙上，逼近看，能将整个疙瘩山收

于眼里的。

雨声很响。到远处就成了盛大的雨雾。

我看见窗子的内侧游浮着暗影。一些雨丝儿怕冷似的躲入窗洞里

来。我在窗前立了一会儿，就上炕去。虽铺有褥子，但炕上还是有些

干硬和冰冷。什么磕了我一下，一摸，是一粒瓜子。我也不拉开被子，

就靠卧在叠着的被子上，舒开腿脚躺着。姑夫哪里去了呢？老人家哪

里去了呢？实际我清楚他们各自去了哪里。但在这响亮却又空幻的雨

声里，他们总给我一种鱼儿没入了茫茫大海的感觉。

脚有些冷。尤其是脚尖。这是刚才从水里蹚过来的缘故。我脱去

袜子，一下子觉得双脚像被剃光了的头那样，有一种清冷孤寂之感。

就把它们探入褥子下面。褥子下面就是席，凉得像刀片，但放了

一会儿就暖热了。

我的脑子里像一窝蜂那样嗡嗡嗡响着，我分不清那是外面的声音

还是我脑里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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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说不清我来这里干什么。

是像我的父辈那样来点香吗？来给上人们上坟吗？我不是抱着这

个单纯的目的来的，我似乎没有什么目的。没有一个让我张口就可以

说得出的目的。但我的确又来了，确然地躺在这里。要是细想的话，

人的来来往往多是很偶然的。

屋里太暗，我试着拿出脚尖来看了一下，看不清脚趾。虽说是高

房子，倒像是待在一眼深窑里。能看见雨丝像乱发那样斜着往窗洞里飞。

我拉亮灯。灯在一根椽子下面吊着。它像是被惊醒来的，眼睛红

巴巴得像还没有睡醒，正恼怒地睁着昏黄的眼寻觅究竟是哪个惊醒了

它。这灯在深夜里才能顶点用吧，然而也不能看书做针线的。只能用

以照出地上的鞋来，然后穿上去解手罢了。我觉得这灯有些嘲弄地看我，

使我一时莫名地觉到处境尴尬。是的，我是混世的人，身上心里都有

着不少污点和阴影。到这里来也有装蒜之嫌。我知道我再也不能清净

无染地跪在上人的墓前了，我心里一团糟，即使跪在上人墓前心里也

会嘈杂着别处的声音。而且愈在上人墓前，愈会如此。我不知为什么

会这样。但肯定是会这样。老人家一直对我不即不离不咸不淡是很对的，

因为这正是我自己对于教门的态度，他洞幽察微，以我对教门的方式

对待我，这是公平的。想着我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单纯质朴的人，我有

时候悔得直摇头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去换一颗无染的心来，恨不能把

脚跺烂，但我心里又有邪恶的裂口，像大嘴那样恶意地吞噬着、狂笑

着，使我无法休整与还原。那么就这样吧。我的任务是尽量要把这“恶”

局限在我之内。我已决定不到上人们的墓前点香了。我们这个门宦很

重视点香。以香味入窍，在窍内开一条大道。但这香味入不了我的窍了，

我的七窍里被什么阻塞着。我尝试过了。在偏僻的角落里我翻检过内心。

我如果跪在上人墓前会是一件很尴尬的事，我们之间会有一种强

劲的张力。我不能在上人的墓上栽花，那么就也不要去种荆棘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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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这样胡思乱想着，突然听到有人跑上台阶来。我忙忙起身去关灯。

我也不知自己为什么去关灯。灯刚像眨眼那样一灭，门就开了。一个

瘦高的人水淋淋立在地上。看见我，就躬下身子道色俩目。

原来是我的表弟孤拜。是我那个司机姑夫的大儿子。

我的表弟是很多的。仅姑姑这一边来说，我有四个姑姑，表弟算

下来就有八个之多。孤拜算是最值得让人怜悯的一个。孤拜经名叫叶

尔孤拜，家里人叫他孤拜。这个名字明显是不好，似乎对他一生的遭

遇有所暗示。我和孤拜虽说是表兄弟，交往却是极少的。世上的表兄

弟，淡到我们这个程度的，可谓绝无仅有了吧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曾

学孤拜说话，到如今我们偶尔还学他说话，很多人都学。一说到孤拜

怎么怎么说时，那说话的人就像换了舌头，变了一个声音学说起来。

孤拜说话是有些大舌头的。这倒在其次，关键在于孤拜的大脑有些不

好，至于怎么不好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们都觉得孤拜这一生要

作为一个孤单者不幸者那样活下去的，想不到他去年竟结了婚。听到

孤拜结婚，大家心里都平白无故的不是滋味，似乎孤拜占了什么便宜，

或者是我们的什么便宜被孤拜占了去，使我们觉得有损失了。总之大

家听到孤拜要结婚时脸上的表情都有些阴阳怪气，有些不大好看。

孤拜结婚那天我去了，我的另一个表弟，孤拜的堂哥也在那天结婚。

我的两个姑姑嫁与了兄弟俩，就是孤拜的父亲和大伯。

我那个表弟是很能干的，曾上过自治区粮校，毕业后不包分配，

自己弄了个砖瓦厂当着厂长和总经理，又是一表人才。孤拜和他同一

天结婚，让谁都觉得有些尴尬。首先是两个人新房就不能比。这个的

新房里满腾腾的，像一个花的海洋，墙上还贴有不少中国字和外国字，

似乎在帮主人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。孤拜的新房里有些冷清。结婚照

挂在一面墙上，显出一种孤单无助来。对面的墙上是一面穿衣镜，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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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斜了，使得镜子的一角照着地面。

孤拜那天结婚还是很精神的，扎着领带，皮鞋锃亮。让人觉得新

郎官这个身份是化腐朽为神奇的。

孤拜在院里寂寞地转，不时用手捋一捋书有“新郎”二字的飘带，

把胸前的花瓣儿用嘴轻轻吹一吹。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，比较于他的

堂哥，他的同学是很少的。他连一个女同学都没有。要是谁喊他时，

他就会一边不断地看着胸前的花一边跑去，人家说什么他都将头频频

地点着。我父亲指着他胸前的两个字说，孤拜，那是两个啥字啊？孤

拜低头看了看胸前，嘴寡淡地动了一下，但是没说出什么来。我觉得

我父亲是不该这样耍笑他的外甥的。父亲并非一个刻薄的爱耍笑的人，

但是为什么也不放过孤拜呢？

看着孤拜在院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看着孤拜从未扎过的领带，看

着他不时关切地望一眼胸花，我有时会忍不住心里一酸。

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

孤拜堂哥的媳妇先来了，但堂哥的胸花和新郎标志却不知哪里

去了。

一时很多手都指着那空白的胸前。

他们两家是邻居。

于是听到不少人孤拜孤拜的喊。

孤拜就手捂着胸前的花忙不迭地跑过来，用眼神用表情问人们喊

他做什么。

人们让他把用手捂着的东西摘下来。

他就忙忙摘下来。

然后看着几只手慌慌地把他的花和飘带给他的堂哥戴上。然后他

们都风吹着一样跑掉了，把胸前空了的孤拜一个人像一根木桩那样留

在了那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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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会儿孤拜的新媳妇也娶来了，他慌乱起来，说自己的胸花没有

了，一边不断用手指着胸前的空白。但人们像没有听到他的话。不要紧，

没关系。乱七八糟的声音这样说着，就把他领着向娶亲的车跑去了。

孤拜不断看着胸前的空白，也就一路过去了。

但谁也没有想到孤拜会娶到那样一个出众的女子。

那女子高大而健康，长相也俊的。很多的头都簇到一起议论什么，

连我也愕然了一下。

那天夜里，我一直忍不住想着孤拜和那个“母鹿”一样的女子，

我不知我为什么会顽劣地想这一对，却没有一点兴趣想另一对。

孤拜双拳并举，一拱到底地给我道色俩目。这实在是大礼了。我

忙欠身接色俩目。比较于他父亲的傲慢，他又显得过于恭谨了。我不

禁暗生一些感慨。打躬作揖的礼节早废弃了，但在我们这个偏陋的地方，

在我们这个门宦里，还一直沿用着。与人握手惯了，猛然间受到这样

的大礼，禁不住浑身一沉，就像一个穿背心裤头的人突然间盛装了一

样。原来礼节给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。但孤拜给我行如此大礼又让

我觉到一种莫名的辛酸。来到这静山僻地，我正无所事事，落得寂寞，

屋外的雨声也像执拗的单弦琴一样让人不可忍受。我于是就唤孤拜上

炕来。孤拜从门背后的铁丝上揪下一条毛巾擦头。毛巾很脏，看上去

硬硬的。擦完头，又擦脸。用那毛巾擦脸肯定是不好受的。然后孤拜

就躺到炕上来，两只脚依然支在炕沿外面，鞋也不脱。我说鞋脱了上来。

他说他坐一阵就得走。

他仰起脸，脸上带着一种微笑看我。他那笑令人鼻酸。那是一种

常遭人轻看的人才有的笑，里面有着略略的试探和略略的巴结，还有

着一点莫名却实在的畏惧，有着一些无法消除的自轻自贱。我希望他

最好不要这样笑，这样的笑会诱发人的恶意，怂恿人的欺凌之心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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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似乎已这样惯了。觉得他的脸是很适合有这样一种笑的。他的脸上

有一种病态的红晕，还显出一些浮肿，两眼相距也远了一些，使他的

两只眼球动起来有些古怪和滞缓。

这是一个和我共有着一支血缘的人啊。

我扔了一个枕头让他垫到肘下，这样他会躺得舒服一些。

问孤拜这里做什么。他说他常年在拱北上做事的，拱北上有许多

事的，盖个房啊，砌个墙啊，挖个水洞眼啊，最近更是忙得紧，因为

拱北上正在盖一个道堂，他在做小工。一天下来，能得十三块钱。他

说要是不下雨，就没工夫来这里闲坐。

又问我来这里做什么。我说点香。他就很重地点点头，似乎知道

什么与此相关的秘密似的。

接着孤拜就按捺不住似的说起话来。我没想到原来他竟这么健谈。

我是一个话少的人，有时遇到一个话多的人就很高兴，觉得自己可以

不尴尬了。刚开始没注意，听了几句，就发现孤拜的谈话总是有意无

意地围绕着他的女人。我的心里动了一下，看来他的女人在他的心里

已经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，使得他欲说还休，不说不行。我倒是很

想听听他和他的女人的。

哥，你不知道，人，没钱，不成。这算是孤拜的开场白。

接下来就收煞不住地说开了。他把他的女人说成“你们姑舅”，

刚开始我还没有领会“你们姑舅”就是他女人，听过两遭，才明白过来，

而且说到“你们姑舅”时，孤拜的声音和表情总是有些异样，似乎有

些羞涩，有些满足，有些炫耀，还有一些另外的说不清的什么。

哥，我给你说个老实话，我觉得我把“你们姑舅”亏了。人家那

么攒劲的人，找了个我，图个啥呢？我有时间躺下了一个人想，人家

这么体端的女子，要人品有人品，要针线有针线，劳动起来又是样样

儿是样样儿，行行儿是行行儿，凭啥找了个我呢？凭啥也不该找个我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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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说法，那就是她的命，她的命不好。

哥，你不知道，我本来一辈子不想结婚。咱们不是结婚的人嘛，

造下就是个苦命人嘛，可是你一个命苦就成了，你还把人家一个女娃

娃弄来跟你一起受苦，这就说不过去了。所以呢我是不想结婚的。

我给我大我妈说了，说我不结婚。我知道这是很伤他们心的。但

这本来就是个伤心事。我大听了，朝地上唾了一下，我知道那不是唾地，

是唾我。我妈就是个哭。我得把话说响些，要不他们给我偷偷摸摸把

媳妇说下来就迟了。我在兰州小西湖也干过，认识一个兰州人，东乡族，

修自行车，不小看人，说我混不下去了就去找他，帮他修自行车，刚

开始一月一百五，以后可以涨到一月四百。我虽说没有跟他去修车子，

心里是踏实了，反正以后是有一条活路了。

我对我大我妈说，你们要逼我，我就走兰州修自行车去，再不回

来了。

但世上的事不由你，婚姻造下了你躲都躲不脱。

我妈要给我说媳妇了。我那个病，哥你是知道的，乏起来拿手抠

个自己的脸都抠不动。

我妈一说一哭，把我的心给哭软了。我想也没人给我媳妇，你们

去说也是白说，就由我妈去说了，我心里堂然（坦然之意）得很，我

知道没人把女子给我。

一天我妈给我说，孤拜，妈给你瞅下一个女子了，咱娘俩看去。

我问谁，说是刘应才的孙女子，我差些儿把牙都笑掉了。刘应才

的孙子刘彦虎和我在拱北上做过活计，他的妹妹我见过，听说叫刘彦芳，

那个人一看就跟我没关系。我一听是刘彦芳心里就高兴了，高兴的原

因是觉得跟我没关系。我就对我妈说，你说去妈，要说成，我就结婚。

我妈说咱娘俩去，我说我不可能去。哥，你说人没必要丢人现眼是不

是？我不会拿我不当人。我妈就一个人去了。回来拿一张相叫我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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